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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黑”的奋斗模式，白天上班，下

班后赶到复旦大学本部或北京路的

分校区上课，上完课晚上 9 点再回

家——单程一个多小时，刮风下雨

都是如此。晚饭常常是路边摊上买

几个生煎对付。回到家继续看书，

第二天一早再去上班。两年半后，

她拿下了复旦新闻系自学考毕业证

书。

“在部队就是听从命令、服从

指挥，自己的事情一定要做好。部

队内务要求被子叠成豆腐块，床单

一个褶都没有，柜子打开所有衣服

整整齐齐。”赵蕾说，“既然决定

要做，就一定要做到最好。部队三

年很多坚韧的东西，真的是注入了

你的灵魂里。”

“铁人导演”，
从记者到晚会总导演

拿到文凭后，赵蕾先是被调岗

到缺人手的财经部帮忙。当时上海

刚有股市，还没有专门的证券类报

纸，编辑老师便手把手教她做数据

整理和分析——把每家公司的中报、

年报数据一个一个录进去，做成表

格，通过技术指标判断公司发展前

景，给投资者提供参考。

“今天讲起来叫手搓，手工做。”

尽管做得还不错，但赵蕾很快意识

到自己对数字不够敏感，“能做，

但不一定能做得好”。

后来，恰逢报社改革，她主动

请缨，转型成为文艺记者。她跑过戏

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等条线，

采访过一批上海文艺界的前辈。“那

时候我们都是想写独家、想写好稿，

每天都很拼、很努力。”

2004 年，她调入上海电视台，

从副导演做起。“虽然对舞台有认知，

但所有东西都要从头学。”在赵蕾

看来，不就是“学嘛”，从写串联稿、

策划方案开始，一点一点积累。

当时一位前辈跟她说：“你要

是在电视台三五年做不了制片人，

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默默无闻地

做个导演了。”赵蕾心里不服气，

但嘴上没说。她带着两个刚毕业的

大学生和一个实习生，三个人组成

了小团队，从零开始学编辑机、学

电脑、学摄像。2008 年，她被聘为

制片人。

此后十余年间，赵蕾先后担任

亚信峰会文艺晚会、2017 年央视春

晚上海分会场、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

年文艺晚会、上海市庆祝建党百年

文艺晚会等重大活动的总导演或执

行总导演。亚信峰会时，她负责的

那一场，所有创意几乎都被保留到

最后，裸眼 3D 的“大变活人”效果

后来还被借鉴到春晚。

“电视是不容错的，尤其我们做

晚会，经常有重要领导和嘉宾出席。”

赵蕾回忆春晚分会场的经历：场地在

东方明珠广场，白天还要正常营业，

他们只能深夜干活。年三十晚上直播

结束后，立刻开始拆台，因为第二天

一早有登高活动。“等我回到家已经

早晨四五点了。然后8点手机就又响

了，说要做直播采访。我刚睡了两小

时，整个人还是蒙的。”赵蕾开玩笑

说，当时听到“春晚”两个字，就像

小猫应激一样。但她还是接了那个采

访——“你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上

海在全国的一个亮相。”

“铁人导演”赵蕾在工作中。


